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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一卷  那年十七岁那年十七岁  第第0001章章  惨痛的往事惨痛的往事

清明时节雨纷纷，2024年的清明节，淅淅漓漓下着毛毛细雨。

省城南丰市，公墓。

父亲的墓碑前，唐生坐在绵绵细雨中，端着一杯酒，望着石碑中镶嵌着的父亲的黑白色照片，他泪眼模

糊，前尘往事在脑海中一幕幕的掠过，象一柄柄锋利的刀在剜他的心。

唐生在墓碑前又磕了三个头，抬起的脸上都是眼泪和雨水。

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此刻就在耳畔回荡……他没有太多的埋怨，他只是叮嘱自已照顾好妈妈，这就是伟大
的父亲，他包容儿子的一切过失，至死也没有把这一切归罪在儿子头上。

“……爸，也许是我出生在这家庭太优越了，也许是我当年太小、太不懂事吧，总知，儿子没能给您老
人家脸上增光添彩，从没让您觉得有我这个儿子是一种骄傲，爸，儿子好后悔，后悔当年没听您的教

晦，爸，您知道儿子有多想您吗？您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多陪陪您，您走了，我才知道父亲是永远的离

开了我，爸，儿子的心好疼好疼，爸，这杯酒儿子敬你。”

唐生任凭泪水汹涌，颤抖着手把斟满的一杯酒洒在墓碑前。

阴沉沉的天际，闪雷狂震，火树银花，把乌黑的大地照的瞬间锃亮。

他仰起泪雨交织的脸，自语道：“太多的错都是儿子造成的，爸啊，您能原谅我吗？”

悔恨交织的唐生揪着头发，时而捶胸，时而抹泪，痛不欲生，他知道父恩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了，要怪自

已当年太不争气，不然父亲也不会给气的落下那个病根，已至他在仕途的全盛时期突然被医院判决了死

刑，‘肺癌晚期脑转移’；那页诊断书下达7个月之后父亲与世长辞！

“……爸，您安息吧，儿子会好好孝顺母亲的，您在九泉之下不要挂念着了……”

断断续续的悔恨哭声，在阴雨连绵的公墓显得极为凄苍悲凉。

“爸，如果老天爷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真的不会再叫您失望了……真的，爸！”

唐生又敬了父亲一杯，自已也饮一杯，墓碑前的两瓶酒光他自已就喝掉近一瓶半。

“爸，我始终没能给您争口气，一直到现在方家那个女人仍看不起我，当年她在订婚宴上撕毁了婚约，
给了我很大剌激，此后我也曾发奋图强，我也拿下了高等学历，我也凭自已的力量获得了社会的承认，

但我始终不能超越她，虽然她并不算是个坏女人，但她对我偏见太深，而我也一直没能改变她对我的印

象，我做人很失败，爸，儿子无能啊！”

锥心的往事，让唐生感觉心脏一阵阵的剧痛，使得他呼吸都为之不畅。

一切的悲剧根源都是从那次订婚宴开始的。

方家同意那次订婚，其实是要和唐家彻底撕破脸，方家女方媗来参加这个婚宴时，居然拎着出国的行李

包和机票，她当场在所谓的‘订婚宴’上把自已的妄想击的支离破碎。然后从酒店出来，她就去了飞机
场，坐下午的飞机出国留学去了，这个女人也够狠的。

方家同意在那天谈婚定的事，原来一切都提前做好了准备，他们只是为了把那个订婚的事说的更清楚

些。

其实，说起那次订婚，只是自已和几个公子哥打赌闹着玩的结果，他们说自已如果能和校花方媗订了婚

才算真正的服了自已，自已就在那次订婚宴前苦苦的哀求母亲，让她极力去促成此事。



因为二舅柳云刚是南丰市的‘柳财神’，既有政府的背景，又是政府借调到‘南汇银行’的核心层高级管
理，他手里握着巨硕的银根，在南丰市的经济商界，没有人不看他脸色的，方家肯定想巴结他。

而方媗的父亲是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大潮中，他也入股了国企，且混的风声水起，但他同样要看‘柳财
神’的脸色，在这个时候柳云惠肯主动来找他结亲家，他也是求之不得，很愿意攀这门亲事。

但偏偏在双方基本搭成了口头协定的时候，父亲唐天则给‘明升暗降’调到了江陵市去。

这突如其来的微妙变化，令唐方两家都产生了一些其它想法。

可是之前说好的订婚宴也不能随便就取消，母亲也是怕方家人有想法，就催他们选个日子，两家人碰头

吃一顿饭，就算把这事敲定了，其实从母亲的心里来说，她不乐意自已娶个商家之女。

但儿子的任性啊，当母亲的太宠他，没办法，给他闹了几回之后，只好勉强的同意了。

哪知在订婚宴上方媗摆出了极高傲的姿态，亏自已还涎着脸儿给她说了一堆低三下气的好话，如何如何

求她，保证以后如何如何对她好，她却丝毫不领情，弄的母亲柳云惠脸面上极难看，根本下不了台。

主要是因为父亲的突然失势，使母亲柳云惠在‘柳家’的地位也大降，她二哥柳云刚的态度也不明朗了，
一付要唐家划清界限的姿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方家人自然不认为柳云惠还能起什么大作用。

唐家和方家的关系肯定要疏离，事实上之后更起了间隙，一直延续了多年。主要是几年后方媗回国接管

了她父亲的家族企业之后，她主动与唐家的政治对手合作，并且不止一次的拆唐家的台，以致双方交集

更深，恩怨也无从化解，而父亲也耿耿于怀，气结难舒，结果就……

往往如风，历历在目，坐在墓碑前的唐生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这一切。

“爸，从一开始就是儿子的错，爸，您要是不原谅儿子，您就给儿子一次重来的机会吧！”

喝的醉薰薰的唐生从墓地出来，开着自已的车在回市区的路上，因速度过快，雨天路面光滑，在遭遇情

况紧急踩了刹车，结果就造成了翻车事件，冥冥中，爸给了儿子一次机会。

第二天，媒体报道了此一事件‘江中省南丰市某国企老总唐生于车祸中不幸逝世’。

……

“醒醒……小生，快点起来吧，都十一点多了，你昨天又和那群败家仔去疯？看看你喝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告诉你今天有订婚宴吗？”老妈柳云惠推醒了还迷迷糊糊的唐生。

“快点醒来啊，你不是求着我去和方家人谈订婚吗？老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把方媗和她父母一
起请来了，就在今儿中午，你不去是吧？那好，我给他们打电话……”

唐生突然打了个冷颤，睡意一下消失殆尽，他茫然望着‘年轻’的母亲。

订婚？怎么回事？

唐生的心脏似给巨大的恐惧感攫住，我、我不是给父亲扫墓……好象喝多了酒……驾车回城时发生了事
故，然后……难道我……

唐生狠狠揉了揉眼，望了望床边无比真实的母亲，再瞅了瞅墙上的石英钟。

一点没错，石英钟的年月日格子里显示的是‘2004年8月8日’。

“妈，这是真的吗？你、你煽我个耳光。”

“真的，方家同意商量订婚的事了，怎么？你高兴的傻了吧？”



“不、不是，妈，你就煽我个耳光吧，求求你了！”

柳云惠白了一眼儿子，只是在他大腿上掐了一下，“疼了吧？相信是真的了吗？”

大腿给老妈拧了一记，生疼生疼的，果然不是做梦，天呐，我重生了？

我穿越了啊？

不，确切的说，是父亲给了我这次机会，因为他一直没原谅自已，是父亲让自已回来的啊。

一瞬间，唐生的眼睛被汹涌的泪水给模糊了……

他完全记起了‘前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渐渐浮现……在订婚宴的前一天晚上，自已还和几个公子哥们醉
生梦生，没想到这神奇的穿越居然就回到了这个时候，这是一切‘杯具’开始的那一天。

天呐，差一点就误了扭转我一生的命运的这个机会……

脑海中那个叫方媗的女人形象清晰了，姓方的女人，少爷我又回来了。

在赶往五星级大酒店‘庆丰楼’的路上，唐生还在回味着自已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穿越’。

2004年的旧式大街，旧式楼宇，旧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一切都活生生的呈现，自已不是在做梦，是真的
穿越重生了，难道是自已父亲墓前一次又一次的哭诉换来了这样一个机会吗？

开车的清丽女郎是老妈的秘书罗蔷蔷，这个女人虽未结婚，但久经人情世故。

自已老妈是江中省财政厅项目审核处长的处长，也是一位有小名望的人物。

之前爸爸给调到了省内一般城市江陵去任职，表面上是‘明升’，其实是‘暗降’，但没几个人真正知道这
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妥协，暂时的让步不等于永远的让步，很多人不明白。

唐生默默的在回味这一些，脑海里一遍一遍重复着‘那一世’订婚宴上的画卷。

“小生，怎么了？好象挺不开心的，你和方媗的订婚，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吗？”

转过头看了一眼这位给自已无私大爱的老妈，唐生心中涌起不可揭制的感动。伸手紧紧的捏住老妈的

手，让自已尽量用平静的口气去说话，“妈……其实我、我太任性了，与方媗订婚这事是我没经大脑考
虑的冲动行为……这次爸爸调走了，我看方家人多少会有一些想法，说不准在订婚宴上给我们难堪，
妈，我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你别放在心上，好不好？”

柳云惠听到儿子的话，美眸中异彩闪现，在自已印象中，儿子是个一无是处的宠少爷，这么有深度的考

虑怎么会出于他的口？所以她这一刻想不惊讶也不行，“你真这么想？”

“嗯，妈，昨天我梦见爸爸和我说了一些话，突然想通了许多事，我隐隐感到今天的婚宴上会发生些出
乎你意料之外的情况，所谓的婚订也可能要出现相反的状况，当然，这纯是我的感觉。”

“我儿子好象一夜之间长大了，妈能听到你这样的说，真的很心慰了，儿子。”

“妈，今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让我来应付，好不好？”

“嗯，妈今天就做个旁观者。”

驾车的罗蔷蔷这时从后视镜中扫了一眼唐生，这俊逸不凡的坏公子好象变了个人？

……

庆丰楼，雅室中，柳云惠、唐生和罗蔷蔷三个人进来时，方家四口已经在恭候了。



不管怎么说，柳云惠现在还是省财政厅的一名处长，她也不是无名小卒，即便她丈夫唐天则给调离了省

城南丰，但他还是地市的一方诸候，骆驼再瘦也大过马，不能小瞧人家的。

双方寒暄落坐，罗蔷蔷做为秘书，谦恭有礼的给双方倒了茶水，她显示了极高的素质。

也借这个机会，唐生细细的打量了一下方家的四个人。

方怀明，方媗的父亲，在南丰市也算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了，尤其近一年中，他名声更盛了几分，这源于

他和柳财神走的近的缘故，其妻李淑媛也和柳云惠是大学时期的校友。

方怀明四十几岁，很精明强干的模样，李淑媛是个成熟的美妇，笑靥如花，其女方媗长的八九分象她，

继承了其母的妩媚韵姿，此时一脸的冷淡，看也不看一眼比她弟弟方震俊逸了好多的唐生，甚至在心里

鄙夷着唐生，他无非是个有家势的二世祖，除了这他还有什么？

柳云惠是何等眼光，坐下之后就看出了气氛有几分不对劲，看来儿子的猜测是正确的，倒是自已之前不

以为然，甚至不认为方家人会这么浅显，哪知此时看来，倒是自已‘小看’了他们啊。

如果唐生的猜测出乎柳云惠的意料，她也许真的会为今天的‘订婚宴’而生一肚子气，可唐生就怕母亲面
子下不来，所以在车上给她打了预防针，这就叫柳云惠不太当回事了。

柳云惠心忖：之前自已主动与方家谈结亲的事，面子上多少有点挂不住，但方家人真是那么浅显的话，

自已丢这点面子换来的东西就值钱了，最主要的是儿子突然变成熟了，这一点令人惊喜。

李淑媛和柳云惠是真的很熟，近年来更是频繁交往，所以这时候说家常话也极显的自然。

那个方震和唐生同岁，也是读高一，他们都比大校花方媗小两岁的，今年九月开学，唐生升高二，而方

媗却要上大学了，连柳云惠也不知人家去哪上大学，更不知她要出国留学了。

方震也是学校里的小公子，但他和唐生不能比，他父亲再富有也是商，和唐生父亲这个官是有本质上的

差别的，所以他们两个公子是本质上的不同，放在一起比较方震就吃亏了。

也是因为心理上没有优势，方震望向唐生的目光很是嫉妒，甚至隐含着一种仇恨。

最终把话题挑明的不是方父方怀明，也不是方母李淑媛，而是今天的‘女主角’方媗自已。

“……柳姨，我今天下午的飞机，要去英国剑桥念书了……”

柳云惠先是一怔，随后就有点明白了，人家是凭自已的能力被剑桥录取的，的确很了不起，如果说之前

柳云惠勉强同意帮儿子搓和方媗，也是看上了方媗这一点，她的确品学兼优。

“那要恭喜小媗了，国外条件不错，剑桥更是国际名校，你可给你爸母争气了。”

方怀明和李淑媛谦虚着，方震却道：“柳姨，唐生也不错，将来去剑桥也不是没指望。”

他说话时，就隐露出了一丝不屑，这分明是在嘲讽唐生。他父母微蹙了眉头。

方媗却不客气的‘训’弟弟，“你这话怎么说的？唐生上剑桥不是小菜一碟吗？什么叫‘也不是没指望’？还
是操心你自已吧，对了柳姨，还有个事和您说，你听了别生气。”

“嗯，你说，”柳云惠不是听不出他们姐弟俩话语的嘲讽，只是懒的与他们计较。

“关于您和我妈商量的我和唐生的订婚，我本人最有权力发表意见，我觉得您应该听我说几句……”

“当然，小媗，你说吧，我在听着。”

“那好，柳姨，我说重了您别生气，”说着，方媗就转向唐生，“唐生，你在学校好大的名声，我呢，实



在高攀不起，首先，我不希望我未来的伴侣是个有恋母癖的小屁孩儿……”

恋母癖？这话让柳云惠有点接受不了，脸色当时就变了。

罗蔷蔷也俏面做色，这个方媗有点过份了吧？她望向方媗的目光就变的冷厉起来。

李淑媛急忙给女儿递了个眼色，你这丫头数落唐生就数落吧，你把他母亲扯上做什么？再怎么说，柳云

惠也是省财政厅的一位处长，是正处级的实职干部，得罪她实为不智。

而方怀明好象个佛爷儿，坐着一动不动，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倒是方震很配合姐姐的说话，满脸都是充

满了嘲讽意味的笑容，我姐姐这话好厉害呀，恋母癖，哈，形容的很贴切。

唐生却不以为忤，也不激动，面带微笑道：“方媗，你必须得承认，你在嫉妒我母亲比你漂亮，比你有
气质，比你有涵养，不过这是个事实，我对未来的老婆要求也不高，更不指望她去超越我的母亲，但至

少也要及得上我母亲的一半吧？要是没学识、没涵养、没素质，没气质，没包容，什么也没有，你说我

怎么领她回家见我亲爱的妈妈呢？那对我妈妈会是一种侮辱。”

唐生的发言让众人都楞住了，这个反驳相当的给力！

柳云惠都想不到儿子的词锋这个犀利，她就恨不得当场夸儿子两句，再亲他一口。

罗蔷蔷太了解这个二世祖了，他是什么水准？怎么今天发挥‘失常’了啊？这么厉害？

对面的方父方母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唐生这是指桑骂槐呢，谁还听不出来呀？

方媗是一惯的嘴利，对唐生的反驳剌激的俏脸通红，咬着下唇道：“唐生，我不否认柳姨的出色，但你
本人不具备任何一项令我心动的优势，即便你拥有再好的家势也遮掩不了你的无知和无能，一个人不可

能一辈子靠父母扶着去走，你，就是个典型的扶不起的阿斗。”

这话实在有冷场的作用，李淑媛都听着受不了啦，“丫头，你瞎说什么啊？”

柳云惠也知道儿子一向不争气，在学校没好名声，方媗这么给他下评语也不是太过，但当着自已的面数

落唐生的不是，还是让自已这个当母亲极为难堪，这和打脸也没什么区别了。

唐生却笑道：“方媗，你对我的认识还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你知道我为什么陪我妈妈来今天的午宴吗？
因为我妈妈不相信你的浅薄无知，总是在我面前说你如何如何的优秀，唉……老妈，你都听见了吧？这
就是你说的那个挺好的女孩，怎么我看她不太行啊？”

风轻云淡的驳回去，既赞美了母亲的伟阔容人之胸怀，又点出了方媗的浅陋无知，很厉害啊。

这一次方怀明有点坐不住了，脸色阴沉下来，但他做为一个大人，怎么接孩子的话？

李淑媛也没想到唐生这个不学无术的子弟居然这么灵变的脑瓜子和犀利之语。

唐生继续道：“方媗，你自以为能洞悉一切？还是自负的认为自已能看清某些事物的本质？其实你差的
好远好远，你自负是因为你无知，你自恋是因为你认为这世界上就剩你一个女人了，睁大你美丽的眼睛

瞅瞅在座的几位，李姨和我妈就不说了，我没觉得你比我蔷姐更出色。”

如果说方媗的话够份量、够叫柳云惠难堪，那唐生的话也足以叫方家人无地自容了。

方媗的脸一阵一阵白的，唐生这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什么时候变的雄辩滔滔了？

他对自已不是迷恋的喊着要跳楼的程度吗？他一直在装吗？

必竟方媗才是十九岁的少女，她完全接受不了唐生凌厉的反击，太叫她感觉意外了，她本来要在双方父

母前狠狠的羞辱他，等他露出可怜恶心的嘴脸过来求自已留下来时，再煽他一个耳光，然后潇洒的离开



这座城市，去英国剑桥念书，把这个人渣远远抛在看不见的地方。

哪知一切想的与自已这一刻遭遇的大不相同，为此，方媗傻眼了。

唐生怎么可能会叫‘历史’重演呢？怎么可能再因为这件事让父亲种下病根呢？

少爷我穿越而来，还要犯相同的错误，怎么对得起‘曾经’逝世的父亲？

“唐生，你也就是有点家势而已，你有什么资格数落我姐姐？”

“方震，你姐姐起码还有一份自诩自负自傲，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有自卑自怨自弃……”

这话似一柄利刃贯进方震的心脏，他呼吸急促，望着唐生的目光变的无比怨毒。

此时，方媗更咬牙切齿的淌下了泪水，方怀明脸色铁青，李淑媛也是尴尬异常。

反观柳云惠和罗蔷蔷，她们只在心里对唐生竖着大拇指，行，儿子，你今儿的表现打101分。一向在心
里看不起唐生的罗蔷蔷更是惊异莫名，二世祖太厉害了吧，今儿是真的吃错药了？

“小生，当着你方伯和李姨的面，别失了礼，说这些可就没意思了，也不怕人家笑话？”

柳云惠一开口，气氛就缓和下来，李淑媛也无力的剜了一眼方媗和方震姐弟俩。

“你们也都闭嘴……云惠，你、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们小，不懂事，说的都是意气话，当不得真。”

唐生接道：“李姨，我得承认我在学校没好名声，但我自问对得起她方媗，只是她对我有很深的成见，
我也不想计较这些了，能处则处，不能处就安静的走开，再数落对方的不是，让我母亲和李姨你的面子

上也不好看……方媗，最后我祝你在剑桥的四年会有所斩获！”

唐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更叫方怀明和李淑媛惊讶了，包括方媗在内，也没料到他这个败家的二世祖能

讲出这么一番有人情世故的话来，一时之间她倒是真的无语以对了。

柳云惠则大方的道：“嗯，阿姨也祝小媗你取得好成绩，将来归国能有一番作为……”

“谢谢柳姨……”方媗始终不敢对柳云惠说过份的话，她的威慑形象太强势了。

“好……怀明、淑媛，我下午还有工作，你们也要送小媗去机场，今天就到这里吧。”

从酒店出来，唐方两家的人都知道，昔年的交厚关系从这刻起彻底崩裂了。

望着奥迪A6驶离大酒店，方怀明蹙起了眉头，和妻子李淑媛对望了一眼，难道这次是我判断错误了
吗？“……淑媛，今天的事真不知是福是祸，我感觉我的决定有点轻率了。”

“老方，事已至此，别说后悔的话了，我们与唐家肯定是要交恶了。”

方媗也望着那远去的奥迪，眼眸中闪动着幽光，唐生，你等着，我会回来找你算帐的。

……

回来的路上，驾车的罗蔷蔷至少十多次从后视镜中偷瞅唐生，她头一次发现二世祖那张脸是真的俊逸的

让女人心动，虽然他还没到十七岁，但他隐隐流露出了男人的智慧和气势。

柳云惠也没说话，只是一路上左一眼右一眼看自已这个从来就没看透的儿子。

他一直在装啊？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象他老子了啊，心眼儿多的要命呐。

回到家之后，唐生把自已关进了卫生间去，只告诉老妈要泡一澡。



他忆起‘那一世’在经历了订婚的闹剧之后，母亲狠下心把自已扔到了江陵去，其实一开始这就是父亲的
主张，让自已去那个扯蛋的远房亲戚家去‘寄读’，只是母亲一直不答应，她舍不得自已去受那份苦，所
以为了这事她和父亲闹的很僵，眼下，这事还须自已主动去提出。

最主要的是，‘那一世’自已在江陵呆了两年，也是这一生中极重要的两年。

父亲也在那两年中，因为心里上的郁闷而倒致主政时一些错误和疏漏，结果引发了一些不利于他仕途上

发展的事件，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江陵市旧城区‘老唐巷’的拆迁事件。

在那次事件中，打着父亲旗号的那个扯蛋亲戚，强迁‘老唐巷’过程中活埋了一对老人。所有这一切已经
在酝酿了，自已必须去阻止，绝不能让惨剧发生，绝不能给父亲心里添堵。

在老唐巷还有一个清纯美丽的少女等着自已，那一世她被自已调戏的无处可躲，在扯蛋亲戚的帮助下自

已还去她家逼婚数次，她不惜以死相抗，记得她跳楼那天是她十七岁生日。

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重现，浴缸里的唐生强忍着泪水，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个叫唐瑾的少女，无法忘记她那

张清秀却楚楚无助的脸孔。

所有这些事，都加大增厚了父亲心中的那个死结……今世，我还能让这一切发生吗？不，绝不可能了，
我可以正大光明的得到她，我可以让她对我痴心一恋，我不需要用强的。

那个‘人渣二世祖唐生’已经死了，即便他在死前一直未娶老婆，就是因为他心里愧疚，唐瑾一直活在他
心中，她永远没有死去，也不会死去，唐瑾，等着我，我又来了，我用这一生来弥补那一世的‘错’。

在江陵的两年，太多的遗憾留在那里，与自已交集过的男男女女全部在那里失之交臂。

唐瑾，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当空的艳阳在她面前都要黯淡失色。

瑾，等着我，我们很快就见面了，呵护你的人来了。

唐生曾经的生命中，也有过的不少朋友，但他们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离自已远去，不是因为自已的无知，

他们不会遭遇悲凄的命运，不是因为自已的自私和没有担当，他们不会失去珍贵的生命。

那一世自已导致发生的许多事，都是造成父亲郁结绝症的根源，从老唐巷的拆迁开始，不是自已的介

入，那个扯蛋亲戚没那么大胆子，他完全拿自已去当挡箭牌，我日你二大爷。

少爷又来了，少爷要颠覆这一切，少爷要改变这一切，少爷从哪跌倒就从哪再爬起来！

……

PS：本人新书，兄弟们收藏一下，砸砸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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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书期间，大家别吝啬票票、收藏什么的，你们的支持能大力的调动我的积极性，砸我吧，我受

得了，感谢！

和方家基本上算撕破脸了，但是对于唐生来说，在这一世，不算了什么的。

方媗也许是‘那一世’叫唐生无法忘怀的女人，只是因为她给了唐生太深的伤害。可是在这一世，唐生不
会把她再放在心上了，真正让他心动的女人在江陵市，在破旧的老唐巷。

“妈，我想试着改变我自已，爸不是让我去江陵寄读吗？我去吧……”

柳云惠压根没指望儿子能主动的和自已提出这个要求，这简直是‘日出西山出’啊。

“儿子，你再说一遍，我要确定我是不是听错了？”

唐生看到母亲眼中泄漏出来的‘难以置信’，可见自已这话是多么的令她震惊失措。

“你没听错，妈，我想去江陵那个扯蛋亲戚那里寄读。”

“哦，天呐！”柳云惠翻了个白眼，“太阳没从西边出来，”她伸手摸了摸了唐生的前额，“妈确定你没有发
烧，告诉妈妈，儿子，你、你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我还没想明白。”

这次轮到唐生翻白眼了，“妈，我知道我过去那些年让你和爸爸操碎了心，都是儿子的错，从今天开
始，儿子要改变自已，争当全世界最孝顺、最叫爸妈觉得骄傲的儿子，行吗？”

柳云惠眼睛有些湿润，儿子这句话让她觉得他真的好象长大了。

一直下了楼，上了车，柳云惠如置身在梦中，连罗蔷蔷问她好，她都没搭理。

奥迪A6驶离楼下的时候，柳云惠还回头望了一眼自已的窗户，喃喃自语，“怪了！”

“柳处长，什么事？”

罗蔷蔷也发现了问题，感觉今天柳处长有点失魂落魄似的。

“小罗，我就想不通，唐生竟主动提出要去江陵寄读，这臭小子和我耍什么心眼儿？”

“啊……处长，我、我没听错吧？”

罗蔷蔷跟了柳云惠三年了，深得她的欣赏和信任，无论是才能又或工作表现，罗蔷蔷都极为出色，她本

身学历就高，精通金融财务专业，自当了柳云惠助理后，更是兢兢业业的表现，脑头聪明，办事灵活，

又善于领悟上级的意图，察颜观色、揣摸心思，尤其的精准。

她对唐生这个二世祖的了解不次于柳云惠对他的了解，甚至有过而无不及，许多的龌龊事罗蔷蔷知道，

可柳云惠未必知道，实际上，罗蔷蔷这个女人对唐生来说比母亲更‘实用’。都不知道多少次叫罗蔷蔷办
事了，好事也办，坏事也办，太多的把柄也捏在这美女手中。

以致他每一回表现出对罗蔷蔷有意思的目光，罗蔷蔷就冷哼一声，揭他某个伤疤来威胁他，吓的唐生不

敢再对这美女有什么想法，不过就算看着她也是赏心悦目的，必竟她是美女。

今年才二十五岁的罗蔷蔷拥有着无比丰富的社会经历和社交经验，为人处世、圆滑到了极点，她的那份

气质、那份优雅也是在三年中跟随着柳云惠锻练出来的，接触的人和社会层面不同，她慢慢就形成了一

种高雅的让一般女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特殊气质，这个是装不来的。

在她眼中唐生只是个小屁孩儿，怎么耍他都由着自已的，二世祖唐生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戏任何一个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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